正月初八，鸭绿江畔，中朝边境线，滴台村五社，气温零下28℃。
一面靠山，三面环水，五社所在地呈半岛之势。吃完早饭，村民郑德祥就领着小狗米奇，来到岛上的最高处。
米奇蹦蹦跳跳，缠着主人陪它玩耍。郑德祥却只是裹紧了棉袄，在寒风中一丝不动，眼盯盯地望向江对岸。
待看到对岸有几个小小的人影从路基上下来，走向江岸边的一艘小船，郑德祥才回过身来叫道：“米奇！回家！亮亮来了！”
米奇愣了一下，冲着江面叫了两声，拧身一蹿，蹬起几片积雪，追上了急匆匆的主人。
过江记
亮亮叫刘贵良，是国网白山市城郊供电公司台区经理。
此时，他和徒弟兰永浩正一寸一寸地细细观察和摸索船体，不时再轻敲一下船板。
“人在江上，船就是命根子。”刘贵良告诉记者，也提醒徒弟。
检查停当，再把两个大大的工具包稳稳地放在船中央，待众人坐定，刘贵良便操起船桨，一声低喝，小船离开江岸。静水深流，船体破开江面的薄冰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“春节之前，我俩办了两件事。”刘贵良告诉记者，“一是给五社的村民们安装了电采暖峰谷电表。二是换了水泵，接好了电。”
滴台村五社共有9户人家，寒冬时节，在城镇里有住房的村民便离开小岛。此时，五社仅剩4户人家。
刘贵良负责五社的供电服务工作。他为人热忱、服务贴心，村民们都亲切地叫他“亮亮”。
亮亮一周至少上岛一次。一是巡检维修电路，为村民用电提供保障服务，二是顺便为村民们捎一些快递邮件，帮忙置办些生活物资。前者是刘贵良的本职工作，后者是亮亮的暖心之举。
天寒地冻，但江面并未完全冰封，一半是水，一半是冰。当地人管这叫“糊涂江”。
随着冰层变厚，小船渐渐破冰乏力。待到冰层厚实的区域，刘贵良寻了一处停靠点，领着众人下船，踏冰而行。
天晴无风，万籁俱静。冰上有雪，脚下咯吱作响。
“滴台村是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最偏远的村子，五社这边交通最不方便，早些年用电都成问题。”刘贵良边走边聊，“不过，近20年来，所有问题都成了历史。”
“今冬雪不大，往年雪深到膝，爬山时才够酸爽。”不知不觉间，终于踏上陆地，刘贵良摘下棉帽，头上热气腾腾。
“上山！”他把棉帽上的白霜拍打了几下，重新戴上，大步走在前面。
上山记
上山的路有之前被人踩出来的小路，也有为抄近路临时选择的捷径。
但无论是小路还是捷径，都隐没在荒草与乱石间，更因有冰雪覆盖，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，稍不留神就可能滑倒。
好在刘贵良熟悉路况，在前面大步流星带路，记者每一步倒也走得踏实，只是气喘吁吁，比不得他气定神闲。
转过一道山梁，一大片藤蔓进入视野。藤蔓在寒风中交织缠绕，虽不见绿意，却透着一股顽强不屈的生命力。
“这就是五味子。”刘贵良回头大声告诉记者。记者知道，这可是滴台村的宝贝。
别看现在的滴台村是冰天雪地，但在夏季，这里水碧天蓝、花红树绿，景色宜人。“尤其在秋季，红彤彤的五味子漫山遍野，那叫一个美！”刘贵良环视四周，仿佛那绚烂的美景就在眼前。
“村民增收致富，主要靠五味子。”刘贵良告诉记者，“2021年的时候，五味子湿果价格下跌，村里损失挺大。后来，我们公司发现别处村屯用空气源烘干机烘干五味子，可有效避免人工烘干效率低、受天气影响大等问题，于是就领着滴台村村民去实地调研，后来还为村民办理增容手续、架设线路、安装和调试用电设备……”
“亮亮！”前方一声呼喊打断了刘贵良的讲述。原来是郑德祥和米奇来迎接亮亮。
“这个老郑，一家四口人，靠着种五味子和捕鱼这两项营生，一年能有20多万元的收入。”刘贵良转身刚跟记者说完，郑德祥一个拥抱把他紧紧搂住。
“过年好！亮亮！可想死我啦！”郑德祥哈哈大笑。刘贵良弯下身来，一把抱起摇头摆尾的米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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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快进屋，暖暖身子！”七转八转，众人一路说笑着进了村，先来到郑德祥的家。
“给，这是你的快递。”刘贵良把背上的工具包放在炕头，从里面掏出一个纸箱。米奇好奇地扒着炕沿去嗅。
打开纸箱，众人一看，原来是宠物抛球器。
“哈哈，这是给米奇买的‘年货’。”郑德祥对记者说，“日子越来越好，也得让它享受一下‘红利’。”众人大笑。
室外寒气逼人，室内热流充盈，郑德祥指着墙上挂着的电采暖设备说：“亮亮，这东西管用，大家都说好。这几天冷得厉害，柴火棒子咋烧也不如它暖和。”
“白天室外温度高，温度调低一些，晚上再调高一些，这样按照峰谷电价能够更节省电费。”刘贵良提醒道。
“我记着呢，早8点到晚9点一度电是0.575元，其余时间段是0.325元。”郑德祥转头对记者说，“刚开始村里人还有点舍不得用，但亮亮春节前给我们安装上了峰谷电表，能区分用电高峰和低谷分别计量。大伙用上后，发现比其他生活用电便宜。”
说着话，刘贵良领着徒弟走出门，来到屋后对电表线路查看一番。
接着，二人又来到院外的电杆前。刘贵良腰上系好安全绳，脚上套稳防滑脚扣，双手紧抱电杆，稳稳攀爬至杆顶。他仔细查看每一处连接点，确保线路安全无虞。
完成杆顶作业，刘贵良又走向郑德祥家的水井，确定水泵电源一切正常。
如此这般操作，刘贵良和徒弟在村里各户重复完毕，时间已近晌午。随后，二人谢绝了郑德祥的一网兜江鱼，下山返程。
当小船再度划至江心，记者留意到，岛上最高处，郑德祥的身影久久不曾离去……
